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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识感受性:代体宾语产出的认知范式与心智模型

周 彦 每
(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,山东 济南250110)

摘 要:意识感受性是意识生命有机体的主观性存在状态,是人体大脑主观判断的重要介质和认知范式,它架

起了个体意识与心理内容之间的桥梁。作为触发语用世界的神经中枢,意识感受性凸显了大脑思维的“自觉知”意
识,贯穿于语言主体意识从“感觉”到“感受”的认知过程。具体而言,代体宾语句式的产出以感觉初始意识为基础,
唯有经过意象发展意识的牵引,才能形成具体的语言形式。从心智过程来看,联通、提取与整合是代体宾语意识感

受性表达的基本通道。同时,代体宾语句式产出的心智过程包含感觉、逻辑、顿悟三种思维方式,三种思维方式在

在大脑意识感受性中渐次出现,共同规约着宏观语言形式的生成和微观语义的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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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智是大脑抽象的心理活动,涵盖感觉、思维和表象等不同范畴。心智过程具体表现为特殊的心理意识

形式,如想象、类推、联想等思维活动。人类心智和认知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,“人类具有语言、思维和文化

三个层次的认知,而动物仅有神经和心理层级”[1]。这是因为,语言本体虽然可以视听,但“语言产生的心智

结构和心理过程却只能通过模型假设来构拟”[2]。作为一种特殊的动宾句式,代体宾语是在常规宾语位置上

代入非常规性的宾语[3]。进一步而言,代体宾语是宾语部分替代受动词支配的常规对象,与动词产生非真值

性语义格局关系,如“拼颜值、吃大碗、打瞌睡”等。毋庸置疑,代体宾语句式表达中的虚拟搭配关系与人类心

智过程密切相关。从语言主体心智的视角研究代体宾语,可以扩展代体宾语研究的理论空间,打破既有研究

对语言本体认知范式的窠臼,展现代体宾语产出过程中自我觉知和意识感受的深层互动。
一、意识感受性:代体宾语产出的认知范式

意识是一种主观性的实在,感受性是有意识生命有机体的一个基本特征。具体而言,感受是受客观世界

刺激的影响所产生的体会。赖尔曾有言:“有意识的心智状态与过程具有其他自然现象所没有的主观特殊特

征”[4]。意识感受性是指“在我们各自的意识经验中那种特定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”[5]。因此,意识感受性

的内容往往具有“像什么”的形态[6]。作为触发心理世界的语用发生机制,意向感受性不仅是一般性的客观

存在,而且是个体大脑主观判断的重要介质。
约翰·奥斯汀认为,“我们从来不曾看到或以其他方式感知到物质对象,至少我们从来不曾直接感知或

感觉到它们”[7]。面对不同的语境,同一语言主体会产生不同的语用感受。比如,在打电话的时候,甲说:
“我,王小松”,在表演话剧分配角色时,甲说:“我,王小松。”这两个语境中,语言主体虽然都用了相同的语言

用例事件,但却表达主体不同的感觉和感受。在前者的语境中,语言用例事件表达了“自我”的感知和“我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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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”的感受;在后者的语境中,语言用例事件是要表达“我要扮演王小松”的意向性,表达对“王小松”这个角色

的相关感受。可见,作为语言认知的心理介质,意识感受性对语言主体“觉知到的东西”首先进行“裁剪”,才
能形成稳定的心理属性。因此,意识活动的“自觉知”过程,表现为语言意识主体“感觉”到“感受”的认知过程

(见图1)。

在代体宾语表达的生成过程中,语言主体意识当中的主观感觉和意识感受是有区别的,如例(1)所示:
  (1)钱少的人则找一小小饭馆,往南便吃海鲜,往北便吃野味,再不就是吃民俗,吃风情,吃原始,吃

宫庭———诸如此类,来的都是客,吃得都一样,一点花招都没有。(方方《永远的话题:吃》)
在例(1)中,“吃×”这一代体宾语的运动事件是“各式各样的吃饭活动”。在现实生活中,说话主体用眼、

耳、舌、身等感官形成的视觉、味觉、嗅觉等进行感知,将既往吃饭的地点、目的、环境、心情等信息存储在大脑

中。在上述语境中,表现了语言主体“为了各种目的而吃”的意向性,因此,吃饭地点的选择,一般会定位于在

具有某个鲜明的特征,对“吃×”的运动事件进行感知和感觉,进而产生一系列“像什么”的感受。因此,激活

语言主体“吃饭”的相关感受,形成新的意象,在宾语部分形成新的注意焦点,突出了吃饭时的目的、环境等形

成的心理感受,形成了一系列在例句中“动词+代体宾语”的表达。
概言之,在代体宾语表达生成的过程中,语言主体获得的是“听见、看见、闻见”等感官刺激所产生的感觉

信息。语言主体将注意力定位于运动事件上,借助于宾语的特征进行自觉知的反馈,得到“动作”和“宾语”组
合的新意象,同时获取了对运动事件的感受。因此,唯有借助于视觉、味觉等所抽象出感觉材料,在说话人的

思维中形成以“我—(自)觉知—运动事件”的组织形式,才能凸显意识感受性的认知过程。
二、心智过程:代体宾语产出的阶段性认知

代体宾语表达式的生成贯穿于语言主体的心智过程。徐盛桓认为,语言主体的“自觉知”活动贯穿于感

觉意识→意象意识→语言意识三个阶段的动态意识过程[10]。三个阶段的意识活动,勾勒了语言形成从“事
件”到“用例事件”的阶段性特征(见图2)。

(一)感觉初始意识阶段

在感觉初始阶段,人体的感官(耳、鼻、舌、身等)将客观事物的感知传送到心智中,获取了对语言活动最

初的意识。在人的感觉意识经验中,第一人称的“我”始终是感觉意识的主体,自我的感觉意识通达各个方

面,获取对事件的原初意识[8]。在语言主体意向性的刺激下,产生了原初意识对事件的感觉,感觉意识具有

以下几个特点。
1.直接通达性。感觉是由感官引起的独特经验,个体的感受与其既往的经历相对应。基于感觉系统的

感性材料是直接通达的,也是“自我”个体最直接的认识活动[9]。具体而言,语言交际主体中的“他人”无法深

切体会到“自我”的感觉意识,“他人”只能通过其语言行为过程判断“自我”的感觉意识。
2.私人内在性。感觉意识的形成依赖于特定语言主体所具有的个人经验。如前文所言,不同语言主体

会对同一个事件产生不同的感觉意识,也即每个语言主体所观察的“观测点”针对“自我”思维方式的内在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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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性而存在。譬如,每个说话人对疼痛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,如果一个人说“我的腿很麻”,这个人所描述的

“很麻”和另外一个人描述“很麻”的疼痛程度是不同的,因为语言主体感觉意识具有私人内在性,因此感觉意

识的私人内在性,决定了语言主体选择语言用例事件描述私人内在性的程度。
3.可分辨性。语言主体的感觉意识对事件的原初感受是可分辨的。这种可分辨性是区别原初意识和反

思意识的基础,也是形成知觉和情感表达的前提。语言主体根据个体既有经验和思维判断作出“利己”的判

断。如果一个人说“我的肚子饿了”,语言主体根据感官器官获得的信息,判别出“自我”的原初意识是“肚子”
的饿感,而不是其他部位的疼痛。丹尼尔·丹尼特对语言交际中的可分辨性作过这样的描述:“我们听别人

讲话时,把这些话听成一个不同单词的序列,这些单词之间间隔有少量短暂的沉默空白。这就是说,我们对

单词之间的分界有清楚的感觉,这些分界不可能由色边或色线构成,似乎也不以滴答声为标志。”[10]

概言之,在代体宾语的生成过程中,“代体”产生于大脑意识感受性中原初意识对运动事件的感觉。语言

主体的感官受到外界的刺激,自主接收到关于“代体”的感觉信息。同时,感觉意识也是基于“宾语”感知的基

础上形成的原初意识体验。诚然,代体宾语的形成同样具有直接通达性、私人内在性和可分辨性的特征。如

例(2)所示:
  (2)早春气温低、桑叶不足,他们就采取人工加温,加强饲养管理,薄叶勤饲,使蚕儿吃饱、吃好、吃新

鲜。(BCC语料库)
例(2)中,划线部分是代体宾语的表达。其中,“新鲜”是代体宾语,语言主体想表达的意向性是“让蚕儿

吃新鲜的桑叶”。语言主体曾经有过对“新鲜桑叶”的原初意识体验,抑或可能看见过新鲜桑叶的颜色,摸过

新鲜桑叶叶子的质感,对其颜色、质地有直接通达的体会。这种直接通达的体会被感觉器官收集后传回大

脑。然而这种体会是主体意识产生的私人的内在性。语言主体对对桑叶“新鲜”程度的判断标准不同,但每

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的衡量体系。其私人性表现在每个人对“新鲜”的感觉敏感度不同,其可分辨性表现在

只有“自我”知道这个“新鲜”是什么样的才能达标。“新鲜”的感觉能以“自我”的感觉标准来判断来分辨出

“新鲜”与“不太新鲜”的界限。因此,在“吃新鲜”中的代体宾语,其感觉意识就来源于感觉的原初体验,大脑

将原初意识存储在大脑中,反思形成感受,再和“吃”这个动词结合一起,形成“吃新鲜”的表达。
(二)意象发展意识阶段

在语言生成过程中,主体和客体的结合在心智中呈现为意象。语言主体通过“自觉知”的过程获取对本

体事件的感受,这种感受可表征为意象认识。在意象发展意识阶段,语言主体的“自觉知”是代体宾语产出中

自我感觉和自我感受的过程。当客体事件被语言主体的意识感受性进行心智加工时,语言主体和客体事件

之间呈现出互相倚变的关系,即语言主体赋予客体事件主观感情和情感态度的变化,客体事件呈现出让语言

主体可感受的性质。
达马西奥认为:“在实际的知觉或回忆中,你所意识到的这个客体的直接根源是不同的,但是,理解事物

的意识却是相同的,无论是通过感知还是通过回忆。”[11]达马西奥所指的“理解事物的意识却是相同的”指的

是在他的意识问题中所提到的“脑中的电影”即意象形成的过程。具体而言,意象是指客体由原初意识发展

为反思意识以后,本体在心智中呈现出来的“用例事件”,也就是将本体事件经过裁剪、改造、变形后,在心智

中呈现出来的方式。语言主体的大脑运用自己的参数建构从感觉到感受的过程。在此过程中,语言主体的

意象意识调整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,将主体的感情色彩嵌入代体宾语生成的意象之中。譬如,当语言主体听

到“水杯”时,其大脑并非总是基于逻辑和规则那样给予推理运算,而是根据脑海记忆的存储出现“水杯”的图

式。当然,大脑也可能根据常规关系的规则,将“暖瓶和水杯”联系起来,这就是联想所产生的新意象。在新

意象产生过程中,语言主体将自我的主观情感、意向性等赋予新的意象。
对于代体宾语的生成而言,唯有将动词和宾语的相结合才能在语言主体的心智中产生新构念。“构念”

是物体的形象在主体脑海或心理中浮现的理想状态,它并非实在客观世界里真实存在。在代体宾语表达中,
当主体完成了原初意识对本体事件的感觉之后,意识动态将感觉意识过渡到意象意识。在意象意识当中,语
言主体不是单纯的对注意对象进行构念,而是将注意对象与相关动作相结合。诚然,有些构念虽然是现实世

界中不可能发生的,只是理想状态的物象,但能在大脑意识活动中呈现图画或意象式状态。丹尼尔·丹尼特

认为,大脑的“引入多重草稿模型”可以解释大脑意识的意象:“在任一时间点上,都有叙事片断的多重草稿在

大脑的各个地方、各个编辑阶段中存在……直到在以语言行为来体现压力释放中,它们的存在为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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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。”[12]可见,代体和动作的结合是心智中新构念产生的基础。如例(3)所示:
  (3)军事战斗最忌讳两支不同的军队在一起作战,这样不仅不能集中精力作战,还要提防着别人在

背后捅刀子 。(康一沐《山窝里的科技强国》)
例3中,“捅刀子”是代体宾语的典型表达,语言主体说话时,“被人暗算”就是在说话人心智中存在的构

念。“被人暗算”这一本体事件可能已经在视野中消失,但是“拿刀子捅人”的具体形象和疼痛感受,却存储在

说话人心智中。说话人将暗算过程中“捅”的实际动作的自我感受进行相似联想和想象,同时结合大脑中“血
淋漓的刀子”的图像,进而促使语言主体产生疼痛、痛苦的感受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,在客观物理世界中,“捅
刀子”并非“往刀子上戳”,语言主体根据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感受,才能找出表征主体意向性和本体事件的理

想状态的“摹状结果”,在心智中产生新构念。
代体宾语表达的新意象具有多模态的形态,所描绘的多模态意象意识和意象特征具有多重符号系统,这

些系统涵盖图像符号、书写符号、口语符号、手势、声音、音乐等。在代体宾语的新意象生成中,语言主体首先

运用官能器官进行感知,获取单一感觉。同时,大脑又并用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等从单一感觉联想和想象

过渡到多种感觉,形成多模态性质的新意象。在意识当中意象的图像、声音和动作等并非能直接感知,其产

生的背景是基于语言主体的文化意向和语境等多重因素的综合。这种新意象可能是在客观世界找不到的事

物,比如“飞马”“金山”等,也可能是语言主体根据意识感受性将多种感受进行整合、编辑、加工而产生的新创

物象。毋庸置疑,代体宾语的新意象,往往承载了更多的无法言喻情感表达,比原意象给人带来更多的视觉、
听觉、触觉等多方面的情感冲击力,并随之生成具有新颖性的代体宾语表达形式。如例(4)所示:

  (4)法拉利兰博基尼看了都要吃鲸,这两款车实在太吸引眼球,关键还是国产。(蔚来汽车网站)
例(4)中,“吃鲸”为代体宾语表达形式,且“吃鲸”也成为互联网频繁使用的“金句”。“吃鲸”的表情(见图

3)也被网友所广泛传播。例(4)句中的代体宾语表达“吃鲸”的真实表达含义为“吃惊”。但是,“吃鲸”是更具

有多模态的新意象。具体来看,“吃鲸”的意识感受性首先定位于“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”,当大脑检索到“吃
惊”一词时,就会自发映射到本体事件的原意象。但是“吃惊”的原意象,并没有完全体现语言主体的情感需

求———想表达“非常震惊的样子”。于是,大脑根据记忆进行联想和想象,联想到“鲸”的图像———一种体型巨

大的海洋生物。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,“鲸鱼”一般不具可食用的特征。因此,语言主体基于对“鲸鱼”的
感知,进而产生“巨大,不可食用”的感受。同时结合能把鲸鱼吃掉的人,嘴巴一定需要张开的很大,得出了表

情非常夸张的感受。可见,在产生新意象时,语言主体综合了“吃惊”中的“惊”与“鲸”两字的谐音性所产生的

听觉意象,继而对“鲸鱼”附属的视觉意象。因此,语言交际主体用“吃鲸”代替“吃惊”,以突显语言主体感觉

到“惊讶”的生动形象。

如前文所言,代体宾语的产出经过“原初意识”和“反思意识”的“身心互动”过程。其中,“身”是物理和客

观世界,具有真实性和有界性,“心”是心智世界,具有虚拟性和无界性。“意象”作为“身心”互动的结果,具有

虚拟性。维特根斯坦将语句形成的图画称之为“逻辑图像”,认为命题和命题所表现的事态具有摹画关系,
“命题的综合大于事实的综合……真命题的综合才是世界的图像”[13]。可见,代体宾语表达的虚拟意象是基

于真实事件基础上产生的意向性表达,语言主体所产生的虚拟意象并非无依据的臆想。
(三)语言生成意识阶段

语言意识的生成是意识动态过程的最后一环。代体宾语在表达的过程中,由语言主体的感觉意识发展

为意象意识,再由意象意识过渡为语言意识。可见,代体宾语的新意象成为用例事件并固化为语言符号的过

程,就是语言意识形成和语言生成的过程。具体而言,代体宾语表达的用例事件分为前语言形式和语言形

式。前语言形式的用例事件刺激大脑中产生意象,而语言形式的用例事件则将意象转变为具体的语言句式

和语言符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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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体宾语表达成为语言符号以后,语言主体的思维结果才用语码固定下来,用于交流和承载文化,进而

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形成便于携带、保存和流传语言形式。诚然,“意识形态的运行依赖语言符号系统,
而这套语言符号系统的运行则需要一定的表征和意指规则”[13]。代体宾语的运用,不但受到语言主体生理

和心理条件的约束,而且受到语言语法、语义等语言编码规则的规制。毋庸赘言,代体宾语语义表达的内容

只能局限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完成,“动词+宾语”表达式受到了语言主体的意向性的管控。从例(5)的代体

宾语表达中,考察语言形式的心智加工和受限的过程。
  (5)走雪如走沙,一抬脚一迈步都很费劲。(梁斌《红旗谱》)
在例(5)中,“走雪”和“走沙”为代体宾语表达形式。“雪”和“沙”成为不及物动词“走”的代体宾语。首

先,在语言主体的感觉意识阶段,对本体事件“在雪上行走”和“在沙地上行走”进行感知,形成原初意识。语

言主体又根据原初意识产生身体体验“在雪上行走”和“在沙地上行走”的“艰难”和“费力”的感受。其次,在
意象意识阶段,本体事件的物理属性“及物动词+宾语”的表达式,在语言主体心中产生像“不及物动词也能

带宾语”的心理感受。因此,语言主体根据使用及物动词的经验,将“不及物动词”改造为“有及物性”的动词。
同时,语言主体又根据曾经身体经验,将“抬脚”和“迈步”的艰难程度感受进行了联想和想象。语言主体根据

意向性的引导,按照语言系统的规则限制和主观判断安排“走雪”和“走沙”图像位置。因此,在语言意识阶

段,语言主体将心智中形成的新意象,用语言符号“走雪”和“走沙”固定下来,进而凸显了“不及物动词+代体

宾语”的语言表达形式。
三、意识感受性:代体宾语心智模型表达的三维通道

在具体语言运用的过程中,意识活动起核心作用。意识是一种主观性的实在,这种主观实在性总是被某

个个体感受到的,故而被称之为“意识感受性”。从代体宾语句式产出过程全面彰显了代体宾语意识感受性

的思维活动。因此,在代体宾语心智模型建构中,联通、替换和整合三种意识感受起了关键作用。
(一)联通

在意识层面上,联通是将代体宾语表达式中“动词”和“代体”的搭配所带来的感受进行对接。语言意识

发生联通作用也是语言主体对“动词”和“代体”进行概念化存储的过程。从意向性意图出发,代体宾语的运

用,需要首先和动词搭配的意识联通,又要和主体意向性联通。联通在代体宾语这一基础性内容发挥重要的

作用。如例(6)所示。
  (6)他用苯它叮擦擦膨胀的腹部,拿出激光刀准备切口子。(南希·克蕾丝《穆罕默德山脉》)
在例(6)中,“口子”的生成离不开动词“切”的协助和耦合,和“切”的意义联通,形成本体结构的表达。一

方面,语言主体基于既往经验中对“口子”的感受为“血腥、痛苦、害怕”。此句当中的本体结构为“用刀切腹部

的肉,形成口子的血腥场面”。另一方面,主体的意向性联通为“遮蔽血腥等不好直说的场景”,“切”和“口子”
之间存在关联,“口子”是“切”的结果,表达语言主体委婉、希望遮蔽血腥的意向态度。图2为“切+口子”的
意识联通示意图,其中虚线部分是联通意象和路径,实线部分为联通后的搭配。

(二)提取

语言形式的产出必须对人脑存储的记忆编码进行提取,提取的内容涵盖语言符号、知识体系、意向性构

念等。因此,大脑提取的内容也是意识感受性需要凸显的部分。在特定的语境和意向性心智的管控下,代体

宾语皆与常体宾语有相邻或相似的关系,所提取的代体成分为本体结构提供语义表征。如例(7)所示。

  (7)小小刚来的时候,还只是个小姑娘,他带着她做实验,她帮着他看显微镜二十多年来,两个人很

少有分离的时刻。(朱邦复《宇宙浪子》)
例(7)例句中,“看显微镜”的语义所指为“看显微镜下的细菌”。在语言主体的意向性认知中,“显微镜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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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某种工具是语言主体“提取”的结果。在心智提取的过程,大脑并非随意完成,这是因为“显微镜”与“细
菌”之间存在相邻的关系。从语言主体的直觉过程来看,“细菌”是通过“显微镜”进行观察的,两者在空间距

离上最小,具有“工具—对象”的关联特征。语言主体提取“看显微镜”这个代体宾语表达时,“看”这一动作的

持续性在意识感受中得以提取。
(三)整合

整合就是将零散的东西彼此衔接,从而实现信息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,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

整体。语言整合的过程是元素间相互协助共生共现的过程。在代体宾语的表达中,“动词+代体”语言形式

也就是将动作事件的运动方向和和代体事件的内容重新整合,最终生成代体宾语的表达。如例(8)所示:
  (8)就拿戚继光来说,尽管他现在厉声斥责曹闻道,但在平时,若是气急了,也是说骂就骂,要打便

打,至多只是将抽鞭子 、打耳光换成了军前打军棍而已。(BCC语料库)
例(8)划线部分代体宾语的表达中,“鞭子、耳光、军棍”等词语充当了“抽”“打”等代体对象或目标。用意

识感受性模型进行分析,是将“鞭子、耳光、军棍”与动词的“抽”、“打”的感受联通,再与主体意向性联通,提取

运动事件和代体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,由于每个人的感受不同,可能提取的代体的现象特征不同,因此形

成了能产性较强的代体宾语。“人”和“鞭子、耳光、军棍”之间是“承受者—工具”的关系,“愤怒、生气”是语言

主体———“人”的情感表达和感受。将动词“抽”“打”与“鞭子、耳光、军棍”成分进行整合,进而生成新颖的代

体宾语表达式。
结语

代体宾语生成理解的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包含感觉思维、逻辑思维、顿悟思维这三种思维方式[15]。感

觉思维属于直觉思维的一种,因此,感觉经验是最简单的认识形式,意识感受性的产生依赖于感觉,对代体宾

语表达式所连通的客体事物的认识就是从感觉开始的。逻辑思维是人的理性认识阶段,人运用概念、判断、
推理等思维类型反映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认识过程[16]。顿悟是一种突然的感悟,是人们在百思仍未得其解

时,突然看出问题中的各种关系,顿时对情境的全局或对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了关键性的把握,从而在主体内

部确定相应的目标和手段,这样的思维过程在隐喻建构中也有明显的表现。但是,顿悟的发生并不是无序

的、完全随机的。同时,在代体宾语生成的逻辑思维中,要用到联通、提取和整合等思维通道。总之,在代体

宾语句式产出过程中,当“常体”确定后,“代体”往往是主体在自身的意向性和当时的语境运作调节下进行

的。意识感受性模型对语言运作的机理有着较强的阐释力,也极大地启发了我们的思维,为会话含意、言语

行为以及某些新词语、新句型等诸多语言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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